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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次 考试
紫 涵（成都）

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距 离我拿到证

券期货审计资格考试合格证 书 已经有很

长很 长的一段 时间 了 ， 可参考 那天的情

景却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，现在想起

来仍一如 昨天。一 个人的一生可能会经

历许多，可是有些事情无论 多久，都会依

然清晰如 故 ，如 同 那树叶上翠绿的经络

一样，历 历 在目。
考试 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家常便饭。

我经 历 过各种各样的 大 大 小 小的 考试 ，

可谓是水里 火里，久经考验，什 么样的阵

势没有见过？对考试，我的心态一向比 较

平和，常说 的一 句话就是：兵来将挡 、水

来土掩。可是，那天的我却不如 现在回 忆

起来这般平静。

那天的 天 气不 错，起床的 时候 ，天

空已经出现了一丝亮 色，向 西一望，蒙蒙

的空中似 有一群鸽子闲暇地散飞 着，展

开了一幅 动感的图 画。可我的心中却无

法轻松 ，我的脑袋里塞得满满的全是那

些忽隐忽现的各种准则和法规 ，除 了 知

道自己叫什 么以 外，估计再也装不下什

么 东西 了。
我这人有个比较 大的缺 点就 是 “马

大哈”，尤其一紧张更会丢三拉四 。这不，

那天我差点就将自己的 身份证和准考证

给拉下了 ，幸好有同 事在旁边提醒 我还

有什 么没有带的，需要再仔 细 检 查一遍

什 么的。否则的话，我岂不是要抱憾终身

了！
来到 考场 外面 我的 心跳 突然 加 速，

仿佛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 里的 狂舞。 不

过，看着身边的考友们 个个紧绷 着脸，都

怀 着一股“风潇潇兮易 水寒”、誓死如 归

的豪情壮志，我的心也不由自主地下沉

再下沉，直到 沉 得没有底了。
最可 气的是，身边还有人还在对自

己的同伴提问 ，我 无意中听到 了。本来我

是不想听的，可是我无 法将自 己的耳朵

密封起 来。于是那讨厌的题 目 就 无 所顾

忌地在脑 袋瓜 子里晃来晃去，飞 来飞去，

可是，tm d 我却答不出 来。我的 大脑是一

片空白 ，木到 了 极点。于是我索性跑到一

个偏僻的 角落里呆呆地等待考试铃声的

响起。
铃声终于响起了 ，我却突然 想上厕

所了。天啊，我都光顾 那地方两 次 了 ，算

了 ，事不过三，再去一次。等我从厕 所出

来走进考场的时候 ，发现除我以 外，其他

全班人马（当 然除 了一两个缺 考的 ，临 阵

退缩的）已全部 齐刷刷地 坐在自己的 位

子上了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又让我感觉到心

底一股寒气往 上涌。记得临走时，老妈对

我说 ：“小子，你慌啥子嘛，你可是久经 沙

场，什 么风浪没有见过。只要尽自己最大

努力就行了 。 ”想起老妈的话，我定了 定

神，以 一种不慌 不忙的步伐走到自己的

位子上，坐定后按 老妈的嘱咐做 了 N 个

深呼吸 ，气沉丹田 。老妈的 方法果然 奏

效 ，这一下感觉自己的心 态平稳多了 ，心

跳也渐渐恢复了 正常。

发试卷了。接过监考老师给 我的试

卷，发觉自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，我不 禁

在心中对自己骂了一句：真没用！接 下来

我用五分钟的时间将试卷大体浏 览了一

下，大致估算出需要的时间进度。不过，

当 浏 览到一道题的时候 我有点懵了 ，确

切地说我不会，这部分内容我没有复习

到，以 为是不 会考的，没有想到 tm d 竟然

考上了。这一下，我的心 又 开始 七上八

下。
不过，不 管如 何紧张，题总是要做

的，于是我就开始挥笔下卷了 依我的经

验，只要前三道题没有问题就 可以 让 自

己的心平静下 来。果然，天如 我愿，前三

题对我 来讲简直是小 菜一碟。好 在开张

大吉，接 下 来我就顺 手 多了，真是一路 过

关斩将。按 我的 原则 ，做 不起的题绝不 多

浪费一分钟。这样做 下去，我连抬 头的机

会都没有，也不 感觉有多累……

虽 然极 不情愿， 可我还是 不得不做

到 那道 自 己根本就 不 会的题的 面 前了

当 时的感觉是它也许认 识 我， 可我 对天

发誓，真 tm d 没有见过 它呀！别 多想了 ，

我忍痛 看 了 它最后 一眼，就将它 给 抛弃

了！天知 道，那可是整整的 20 大分！

按我的经验 ，最后的两道题应该 是

相对来说比较 简单的，而且分量还 不轻

经验没有欺骗我，后 面的题果然顺 手 多

了 ，我刷刷地“埋 头苦干”，根本就顾 不上

去看还剩 多少时间。当 结 束的铃声响 起

以 后，我恋恋 不舍地在卷子上 划上 了 最

后一笔。
考场里没有任何喧哗的声音，寂静

得让人心里发毛 我不知道别人做完没

有，可是我知道，自己是没有做完的。看

着台上的监考老 师 ，看着身边的考友，那

时那刻的我，心凉 凉的，心空空的 ，我什

么也没有想，也许根本什 么都想不起，那

一刻 ，我有点像傻了 ，呆 了 ，痴了……

顺 着人流走出考场，同伴们急切地

聚在一起，纷纷讨论考题答案。我不 想

听，却不由得不听：一 个同伴问我那道我

不会的该 死的题怎么 算的。我傻傻地说 ：

“我没有做 ，做 不起！”

“什 么！”同伴 大叫起 来，“老天 ，20

分呢 ，你至少写点什 么呀！”

带着一种特别糟糕的 感觉，我打电

话 给 老妈 ：“我考砸 了。” 电话 那头老妈

说：“砸 就 砸呗。考过就算了 ，别 多想，好

好 放 松 一下，下 次 再考。”

也许是继 承 了 老妈 的 开朗 和豁达 ，

我 不再多想了 同伴们仍 然在 大声讨论

着，我不由地 笑了 笑，转身跑到 大街上去

了。一边走一边 看 着天空，不错，蓝天白

云 ，我深深地呼吸 了 几 下，又 感觉 自 己是

快 乐的 了 ，至少 那时的我放 下 了 心里的

包袱 ，我的 心 我的 大脑 又 变得 自由 了。

我于是欣喜地对自 己说 ：终于结束

了！解放 了！  责任编辑  刘黎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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